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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奋勇

那天上午十点多下楼，春阳暖
融融的。王老师正和几个人围在花
坛边泡茶，一张小几，几只搪瓷杯，
热水一冲，茶香悠悠地飘过来。我
也凑过去，蹭了一杯。

老李呷了一口茶，忽然没头没
脑地说：“惊蛰过了，茶脱壳了吧？”老
张推推眼镜，接得顺溜：“快了快了，
再过几日，春分茶就该冒尖了。”胡老
哥脸上泛起笑纹：“清明就能开园采
茶咯，老辈人传下来的话，准没错。”

几个人都点头称是。我端着杯
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些事，
争不出长短，不如回去问个明白。

清早，我推开海勇哥家的木

门。他正在院子里编竹篾，旁边堆
着几只新编的茶篓。他抬起头，见
是我，也不多问，只是咧嘴笑笑，拍
拍手上的竹屑：“走，今天春分，我带
你去茶园看看。”

我们沿着刚修整的山路走，晨
雾还没散尽，路边的草叶挂满露珠，
走几步，裤脚就洇湿一片。海勇哥
忽然指着路边一丛茶说：“你看，这
就是‘茶脱壳’。”

我凑近看，那些越冬的老叶底
下，冒出些嫩嫩的小芽，每个芽头外
头都包着一层薄薄的鳞片。有的已
经裂开，露出里头鹅黄色的嫩尖。

“惊蛰回暖，它就醒了。”海勇哥蹲下
来，轻轻拨开一片叶子，“这鳞片是
护着它过冬的，天一暖，就自己脱

掉。老辈人看得细，才编出这样的
话来。”

我们继续往上走，到了一片开
阔的茶园。海勇哥随手掐下一个芽
头，递给我看：“你说那个谚语，前半
句没错，后半句‘清明茶开园’，说的
不是咱们的铁观音。”他指着那芽头：

“你瞧，这是单芽，嫩得很。要是做绿
茶，清明前后采这个，正好。可咱们
铁观音要等它再长长，长到三叶一
芯，叶子舒展开了，那才叫‘开面’。
开面才能采，采回去摇青、杀青、揉
捻，做出铁观音的韵来。咱们的开
园，要到五月一日前后，谷雨时节。”

我这才明白，那谚语原不是错
的，只是被时间带偏了地方。

下山时，太阳出来了，照得茶山
一片亮汪汪的绿。田埂上的野花开
得正热闹，紫的、白的、黄的，挨挨挤
挤，像赶集似的。风一吹，花香和茶
香便搅和在一起，漫过整个山坡。海
勇哥摘了几朵，随手递给我：“山花戴
一戴，四季无病灾。我阿婆说的。”

我接过花，忽然想起那句词：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在
茶乡，这不是什么遥远的念想，而是
触手可及的日子。春分前后，茶园
里的活计还不算忙，孩子们便在田
埂间跑来跑去，采一把野花，往头发
里插。阿婆们见了，总是笑眯眯地
念叨那句老话，把春天的欢喜裹进
最朴实的祝福里。

我小时候的春分，就是这样过
的。头上没有精致的簪花，只有知
名或者不知名的山花。我们顶着一
头细碎的春光，在茶山疯跑，连笑声
都是清甜的。那时不懂节气深意，
只知道春分一到，山野里有花可采，
头上有花可戴，便是一年里最欢喜
的时光。

傍晚时分，我和几个堂亲在海
勇哥家的门口喝茶，山风一阵一阵
的，把花香送到茶碗边。最好的春
天，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故土的
茶山上，就在这一碗茶里，就在你愿
意低头看见美好、抬头接住春光的
心上。心怀春光，便是山花插满头。

春分

■刘昌宇

今年的春分，恰逢“二月初
二”。这一天，天文学上的“昼夜平
分点”与民俗中的“龙抬头”奇妙重
合，春分的平衡之道与二月二的生
发之气在时空的节点上交汇，谱写
出一曲古老而崭新的春日乐章。

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
而寒暑平。春分不仅是季节的中
点，更是气候的转折点，玄鸟至、雷
乃发声、始电，大自然在此时完成了
从苏醒到勃发的最后冲刺。

而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俗称“龙
抬头”，又称“春耕节”“农事节”。这
一节日的起源，深植于华夏先民对
星空的仰望与对土地的眷恋。古天
文学家将黄道附近的星宿划分为二
十八宿，其中东方七宿（角、亢、氐、
房、心、尾、箕）连缀成一条苍龙。每
逢农历二月初，代表龙角的“角宿”
从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宛如巨龙
昂首，故称“龙抬头”。龙在中华文
化中是司水之神，龙抬头意味着雨
水将至，春耕伊始。

当春分遇上二月二，这并非简

单的日期巧合，而是天道与人道的
深度共鸣。春分讲究“平衡”，二月
二侧重“生发”。春分的昼夜均等，
象征着天地秩序的和谐稳定；而二
月二的龙星初升，则代表着生命力
的破土而出与昂扬向上。二者相
遇，恰似一位智者既懂得持守中道，
又具备进取精神。在这一天，自然
界的阴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而
人类社会的农耕活动也迎来了最关
键的启动时刻。

2026年的春分交节时间在夜
间，属于民间所说的“下午春分”或

“晚上春分”。老辈人常言：“上午春
分冷飕飕，下午春分热死牛。”虽为
夸张之语，却预示着今年春后回暖
较快，但也需警惕倒春寒的突袭。
这种对天时的细致观察，正是农耕
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智慧。在“龙
抬头”的日子里，农民们往往要举行

“引龙回”的仪式，撒灰成线，从水井
引至家中，再绕粮仓一周，意在请龙
神镇宅、赐福粮仓。若逢春分，这份
祈愿便多了一层顺应天时、调和阴
阳的深意。

从文化深层来看，春分里的

“二月二”，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天象上，苍龙
昂首与太阳北归同步；地面上，春
雷惊蛰与春耕播种呼应。人们在
这一天，通过一系列仪式化的行
为，将个体的命运与宇宙的节律紧
密相连。

时光流转至今日，虽然现代化
的农业已不再完全依赖天吃饭，但

“春分里的二月二”依然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它提醒着忙碌的现代人，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不妨停下脚步，
抬头看看星空，低头闻闻泥土的芬
芳。在这个昼夜平分、龙腾云起的
日子里，我们既要学习春分的“平
衡”智慧，在工作与生活间找到支
点；又要汲取二月二的“进取”精神，
如潜龙出渊般勇敢追梦。

2026年的这个春天，因春分与
二月二的相逢而显得格外厚重。
当我们在春分的微风里，听到二月
二的锣鼓声，那不仅是古老民俗的
回响，更是文明血脉的延续。愿这
一年如春分般平和顺遂，如龙抬头
般蒸蒸日上，大仓满，小仓流，人间
皆安。

■倪涛

风里裹着温软，光也浸着几分柔和。
到了春分这一日，太阳便端端正正地悬在
赤道上空，不偏不倚，将昼夜裁成两半，一
半晨光浸露，一半暮色含烟。世间万物，都
在这均分的时光里寻得一份从容——柳丝
抽芽从容不迫，桃花绽放不慌不忙，檐下燕
子往返有节，翅尖沾着几分温软的晨光。

古人曾说：“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
昼夜均而寒暑平。”这“均”与“平”，本就是
天地最朴素的底色。阳气渐盛却不张扬，
阴气未消却不郁结，一升一降之间，藏着
天地自带的平衡，恰似一幅留白恰到好处
的画，浓淡合宜，未有一分过溢，亦未有一
分亏欠。

站在春分的田埂上，看麦苗铺就一片
浅青，望流云自在舒卷，心头忽然有了悟
觉。天地间的平衡，从不是刻意强求的调
和，而是顺其自然的接纳与安放。昼夜从
不会因人偏爱晨光便刻意拉长，也不会因
人眷恋暮色便随意缩短，它循着自身的节
律，稳稳当当、不偏不倚地向前，把那份公
平与从容悄悄藏进每一寸流转的时光里。

天地有天地的平衡之道，人生亦有人生
的行事章法。我们总在奔波劳碌中追逐不
休，在忙乱无措中渐渐迷失，总以为唯有忙
碌，才算不负此生；唯有收获，才算圆满人生，
于是一路匆匆奔忙，弄丢了闲时的清欢，藏
起了心底的遗憾，在得与失的纠缠、过去与
未来的拉扯里，活得疲惫又慌张。可我们忘
了，人生最好的模样，从不是一味地忙碌不
休，也不是一味地闲散度日；不是只懂索取
不愿付出，也不是一味付出不懂取舍；不是
沉溺过往难以自拔，也不是空想未来徒增焦
虑，而是如春分这般，寻得属于自己的平衡：
忙时心有方向，闲时意有滋味，得之安然，失
之淡然。

得与失的平衡，是人生渐懂的通透。
人生本就是得失相伴的旅程，春风吹走枝
头残雪，却带来满枝新芽；春雨淋湿路面尘
埃，却滋润干涸土地。得失相依，福祸相
伴，接纳得失、看淡输赢，方能在起起落落
中，守得内心平静。不必为一时得失大喜
大悲，不必为偶然遗憾耿耿于怀，如春分待
昼夜，不偏不倚，不悲不喜，接纳遇见，珍惜
拥有，便是从容。

过去与未来的平衡，是前行的底气与
勇气。恰如春分，一半是过往寒意渐消，一
半是未来暖意渐浓，不沉溺寒冬萧瑟，不急
于奔赴盛夏炽热，一步一步稳稳前行，把过
往的沉淀化作未来的力量。

春分的风，吹过田野，吹过枝头，也吹
过我们的心房。它悄悄诉说，天地的平衡，
是顺其自然的从容；人生的平衡，是张弛有
度的通透。不必追赶太阳，我们自有自身
的节律；不必强求圆满，平衡本身，便是一
种圆满。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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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地共守一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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